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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必亮（右二）与他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汤淳渊：
永远的“莫文隋”

姻本报通讯员陈妍张露莹 记者温才妃

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一座城，“好人文化”在南
通引发了“滚雪球”效应。受“莫文隋”现象的影响，上
世纪 90 年代，南通全社会掀起争相学习、效仿“莫文
隋”的热潮，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莫文隋”。

胡必亮：求索“一带一路”
姻本报通讯员沈阳 记者温才妃

蔡焕杰

从教 30 多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蔡焕杰最
深刻的体会是，“当一个普通教师容易，但当一个被
学生认可的好教师很不容易”。尤其是在教书育人这
件事上，他始终保持谦虚，争取做一个学生、家长和
学校都满意的好老师。他把教书育人摆在了心中最
重要的位置。训练基本功、推出学业预警、科研反哺
教学、手把手帮助学生……都是他的“人生清单”上
务必要认真完成的事情。

一定要把基本功训练扎实

1983 年，蔡焕杰大学毕业后，来到原西北农业
大学水利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我们是不允许上讲台的，必须接受一整套严格的
教学基本功训练。”

从参加工作到正式站上讲台，蔡焕杰经历了四
五年的时间。其他老师上课，蔡焕杰就提着小黑板、
挂图，跟着老师听课。老师带学生做实验，他也跟着
帮忙。此外，他还要为学生批改作业。“上课前，我要
在小黑板上把老师讲课所需要的工程图、示例图等
画好、画整齐，供老师用。上课的时候，我也像学生一
样认真听课、做笔记，加强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
学习不同老师的授课方法和技巧。”

经过长期的教学基本功训练后，教研室安排他
进行试讲。大到授课大纲，小到板书、站姿、语气、手
势，其他老师们都会认真、诚恳地指出他存在的不
足。试讲通过后，才能单独带课。“现在回想起来，没
有那时候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就不可能有现在三尺
讲台上的驾轻就熟。”蔡焕杰由衷感叹道。

如今，蔡焕杰是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教师
侯会静入职以来的指导老师，他十分关注青年教师
的基本功训练，从教学、科研等各方面予以细心指导
和帮助。“蔡老师气质儒雅、教学经验丰富，具有良好
的师德修养，深受师生尊敬和喜爱，是我们青年教师
学习的榜样。”侯会静说。

“搞好教学是我应尽的天职”

从教三十余年，无论身份、角色如何转换，蔡焕
杰始终没离开过三尺讲台，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用
他的话来说，“搞好教学是我应尽的天职”。

担任院长近十年，蔡焕杰在全校范围内率先开
展学生学业预警，建立了学院与学生、家长的良好沟
通机制。学生家长赵女士在给蔡焕杰的信中这样写
道：“尊敬的蔡院长，真诚感谢您对孩子的精心培育
和关怀呵护，作为家长，我们将积极配合学院，共同
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为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
任，蔡焕杰工作很忙。但不论如何忙碌，只要与教学
工作发生冲突，他一定会把其他事先放一边，优先保
证教学。近几年，蔡焕杰主要给本科生讲授“灌溉与
排水工程学”和“新生研讨课”，一般都安排在秋季学
期。课表一经排定，蔡焕杰就不轻易调课，保证良好
的教学效果和秩序。

“灌溉与排水工程学”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如果仅仅照本宣科，很难把概念和问
题讲透。怎样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把一个个枯燥的
概念讲清楚，成了蔡焕杰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了把

“调亏灌溉”和“非充分灌溉”概念讲清楚，蔡焕杰
费尽心思，最终用比喻让问题迎刃而解。“我把‘调
亏灌溉’比喻成‘富人家的小孩’，平时要穷养，等
真正需要钱时把钱给够；把‘非充分灌溉’比喻成

‘穷人家的孩子’，钱不够花，所以要把钱用在刀刃
上，使效益最大化。这样同学们就一下清楚两者之
间的区别了。”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由于工作原因，蔡焕杰经常到国内外水利工程
建设现场考察。每到一处，蔡焕杰总是找有问题的地
方照相，收集第一手的教学实例，以至于人家以为他
是专门来挑毛病的。“这样的教学实例太难得了，我
必须照下来运用到课堂教学上。”蔡焕杰说。

在灌溉渠道的规划设计教学中，蔡焕杰从甘肃
引大灌区的渠道冻胀破坏问题出发，针对我国西北
寒冷地区的特点，加强了渠道抗冻胀有关内容的教
学；以我国南水北调工程为例，把跨流域调水问题的
国内外相关争论和不同观点介绍给同学们。此外，蔡
焕杰还注意把国际上的实例引入课程教学，如把日
本的排水工程、韩国的围海造田工程、美国西部大平
原的喷灌工程等通过图片向学生们展示。

课余，蔡焕杰主动走近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对待学生，与他们平等相处，深受学生爱戴。

姚付启是蔡焕杰的博士研究生。他说：“有一
次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给蔡老
师打电话说明问题，当我看到在外地的蔡老师驱
车 50 多公里赶到试验地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蔡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选择他作为我的导
师对我至关重要。”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2013 级硕士
研究生王晓文如是说。

师者
“你要问我是谁，请莫问我是谁，风雨中我

是一把伞，干渴时我是一杯水……”这是上世
纪 90 年代传唱在大街小巷中的一首流行歌。

1995 年，南通工学院一名女大学生石洪
英因母亲去世，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依靠。而就
在石洪英一筹莫展时，她收到一张 100 元汇款
单，汇款单留言：生活补助费，署名“莫文隋”。
直到她大学毕业，每个月都能收到“莫文隋”寄
来的 100 元钱。

顺着汇款单留下的地址“南通市工农路
555 号”寻找“莫文隋”，石洪英多次无果，但她
不甘心，借助媒体发起寻找“莫文隋”活动，全
城张贴“莫文隋，你在哪里”的海报。

在寻找的过程中，她终于明白，“莫文隋”
是“莫问谁”的谐音。很多年后，“莫文隋”的真
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南通工学院（南
通大学前身）原副院长汤淳渊。

7 月 14 日，83 岁的汤淳渊在少数亲友以
及南通大学领导和老同事的目送下，遗体在南
通殡仪馆火化。他在世间的最后一程，一如他
的人生一样低调而简朴。

“莫文隋”，这个 24 年来一直让南通人引
以为傲的名字，又一次点燃了整个南通城，成
为文明航道旁一座灿烂耀眼的灯塔，照亮整座
城市的道德星空。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熟悉汤淳渊的人都说，他是个外表冷峻、
内心温暖的人。

上世纪 60 年代，汤淳渊考入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热处理专业，后从镇江农机学院调回
家乡，进入南通工学院工作，为学生讲授机械
原理课。

南通工学院纺化系原党总支副书记周甜
回忆道，汤淳渊的严谨细致尤其值得机械专业
的学生效仿。“每次批改的作业，汤院长都写得
特别精细，字体也非常娟秀。”

《江海晚报》总编辑宋捷曾是汤淳渊的同事。
在他的记忆里，和汤淳渊共事三年，没有见他笑
过一次，不仅是学生，青年教师们也都很敬畏他。

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工学院后，汤淳渊出
任学校的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令宋捷印象最
深的一件事是教师评职称，当时省里规定评中级
职称最好要有研究生学历，但不是必需条件。

作为分管领导，汤淳渊取了上限，卡了一
大批青年教师，倒逼他们去读硕博。因为这个
倒逼机制，当年南通纺织工学院教师中，研究
生的比例在全省排名靠前，如今，一些高校的
南通籍领导，也从当年被汤淳渊的“上限政策”
倒逼读研究生这件事中受益。

在教学质量上，汤淳渊容不得一丝马虎，
有教师、学生怕他，教学事故、迟到早退、监考
不到位、作弊，基本别想从他手上逃脱。他要求
教务处严抓上课纪律，还亲自带人去教室检查
上课情况，凡是有迟到、早退现象的，都要在全
校范围内张榜公布。“有一次，我提前了 30 秒
钟下课，也被无情地张榜公布了。”杏林学院院
长顾卫标至今都记忆犹新。

汤淳渊还要求年轻人到工厂中实践锻炼。
他认为，凡是工科类的教师，一定要去工厂锻
炼半年或一年，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有
实践经验后才能够把课上好。

他在校内推出“青蓝工程”，老中青教师提
携共进。正是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南通工学院
成为全国第一批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合格单位，江
苏省仅此一家。获此殊荣，汤淳渊功不可没。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身正气在院长身上得
到了完美体现，默默资助贫困生石洪英的事，
让我对汤院长的品格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也
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周甜说。

低调做人，善心待人

过去 24 年里，在各类表彰会上，“莫文隋”

多次被评为道德典型，但领奖人永远缺席。
1995 年底，南通工学院原党委书记袁靖

东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平透露，“莫文隋”
很可能是汤淳渊。黄正平亲自登门求证，汤淳
渊才肯承认自己就是“莫文隋”。

同时，汤淳渊和他定下了保密协议，不公
开真实身份，不希望媒体宣传自己。

当得知汤淳渊就是“莫文隋”时，与他同事
36 年的南通工学院原党委书记袁靖东毫不惊
讶，“我和老汤出生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老家都
在陆洪闸，很早就认识了。老汤纯粹、真诚、厚道，
他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做善事。那时候，一同上学
的同学没钱乘车，车费都是老汤付的”。

汤淳渊出身于名医世家，是家中长子，父
亲汤承祖是南通有名的中医，这对他的影响很
深。他总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好人。
但凡教职员工有求医需求，他二话不说，手写
一封“介绍信”让来人去找汤老先生。

有一次，南通工学院原党办主任周翠林孤
身一人在家，头痛欲裂。“我以为自己不行了，
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汤院长，他愿意帮人，
也有能力帮人。我的电话打过去，他立马赶过
来带我去了医院。”

在南通工学院老教师沈秉千和顾安之印
象中，汤淳渊虽然严格，但严肃的外表下藏着
一颗温暖的心。

沈秉千曾因身体原因，先后在南通和上海
地区的医院住院就诊，汤淳渊得知后，无论多

远，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
“他就是这样关心每一位职工。”顾安之不

禁红了眼眶，“入党时，是汤院长代表院党委找我
谈话的。我入党较晚，他特别鼓励我好好学习，好
好工作。他的语气很亲切，我听了很受鼓舞。”

2008 年，奥运火炬在南通传递。汤淳渊被
推荐为火炬手，一向低调的他一开始婉言谢
绝。他说：“比我更优秀、更值得担任火炬手的
人多的是。”在经过反复做工作后，他才勉强答
应了。直到此时，汤淳渊的名字才被人们所了
解。火炬传递结束后，他又把奥运火炬的系列
物品全部捐献给了学校。

汤淳渊在帮助别人时，总是低调得不愿让
人知道，但别人对他的好，却总让他心心念念。
老伴顾宗勤回忆道，住院期间，即使已经病入
膏肓，无法行动，汤淳渊仍时时感念着在医院
照顾他的医护人员，每次家人带来蜂蜜等营养
品时，他总念及医护人员的辛苦，嘱咐家人将
营养品送给大家。

一个人影响一座城

就在“莫文隋”现象在南通迅速掀起波澜
时，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南通工学院专
门设立了“莫文隋基金”，各系还成立了“莫文
隋服务队”，全院教职员工在物质上、精神上向
贫困生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得到了最及时的
帮助。

受“莫文隋”现象的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
南通全社会掀起争相学习、效仿“莫文隋”的热
潮，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莫文隋”：汇款给社会
福利院的“魏群（为群）”、多次向慈善机构捐出
善款的“关辛（关心）”、默默关爱患病少年的

“吴铭（无名）”，还有“卫英才（为英才）”“任有
琴（人有情）”……他们就像一颗颗耀眼的明
珠，在江海大地上闪耀着道德的光芒。

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一座城，“好人文
化”在南通引发了“滚雪球”效应。据南通市慈
善会、社会福利院和希望工程办公室不完全统
计，从 1995 年涌现“莫文隋”开始，在不到 3 年
的时间内，就收到捐款近百万元，其中不留名
的就有一百多笔。

20 多年来，在“莫文隋”精神的传承和浸
润下，扶危济困、大爱奉献的“莫文隋”精神在
南通大学师生中生根发芽、蔚然成风。

南通大学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4000
余项，参与人数近 50 万人，南通大学莫文隋志
愿者志愿服务时长在打卡器 App 上的统计名
列全国第一，从本地志愿服务，到支教青海新
疆、“洋雷锋”参与服务。

南通大学还设立了“莫文隋”基金与官方
网站，各学院设有“莫文隋”志愿服务队。2011
年，南通大学莫文隋青年志愿者协会团支部被
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在全国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评比中，
南通大学连续 5 年获评全国优秀单位。

如今，汤淳渊所引发的“莫文隋”精神已成
为南通精神文明的一张闪亮名片。南通江海志
愿者由最初的 34 人发展到 120 万多人，全市
每 6 人中就有一名江海志愿者，江海志愿者服
务平台等总计发布志愿服务活动超过 3 万个、
总时长超过 2300 万小时，全市登记在册的志
愿服务组织近 5000 个，志愿者人数超过 120
万……近年来，在省级以上志愿服务评选中，
南通有 30 多个组织、50 多个项目、100 余人上
榜，数量全国领先。

寥寥数语，铮铮风骨

三年半前，汤淳渊被诊断为重症肌无力，
这一疾病是世界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随着病
情的加重，汤淳渊感到了行动不便和呼吸困
难，甚至不能说话和进食。2018 年底，离退处
原处长刘能驯前去探望他，在重症监护室里，
汤淳渊吃力地用手指蘸着碘伏在白纸上写下
了 36 个字：“谢谢医生护士，谢谢组织关爱，人
总是要走的，不要再抢救了，把药用到需要用的
病人身上。”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

2019 年 7 月 12 日晚 9 时 22 分，汤淳渊
停止了呼吸，安详地走完了他低调而简朴的
一生。

清华大学南通校友会发来唁电：“南通汤
学长牢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认真做
事，低调做人，烛照人生；他做好事，莫问谁，行
胜言。汤学长努力为精神文明南通现象添彩，
二十四年来感召江海，南通因有这样的‘莫文
隋’风范而自豪，南通人因生活在这样的江海
志愿者群中而深感幸福！”

“汤院长不仅是个严肃、严格、严谨的人，
更是个好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宗
旨；是个好老师，培养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
生；是个好领导，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服
务意识浓。今后，我们要做强‘莫文隋’志愿者
队伍、做大‘莫文隋’基金、做实‘莫文隋’精神
传承，让‘莫文隋’的身影继续成为江海大地上
最闪亮的星……”南通大学副校长侯文华说。

就在他离世后的第二天，一份尘封 11
年的遗嘱被公之于众，上面清晰地写着：余
离世后，不发讣告，不添“寿衣”；不进行任何
形式；不购骨灰盒，不保留骨灰，撒入狼山外
长江口……

寥寥数语，传递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铮
铮风骨和高尚情怀。

蔡焕杰：
努力做大家
满意的好老师
姻本报通讯员王学锋 记者温才妃

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来到京师学堂的二
层，悬挂 60 余面各国国旗的旗杆依次而立。微
风拂过，不同色泽的旗角时而涟漪般波动，仿
佛不同肤色的人们“手拉着手”，讲述在这里发
生的丝绸之路新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
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

一颗滚烫的教育初心

胡必亮很庆幸自己从事“教师”这份最阳
光的职业。2013 年 6 月，他被学生评选为北京
师范大学第一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
师”。在外人看来，一个校级奖项的分量，远不
及“中国经济学领域的诺尔贝奖”———孙冶方
经济学奖，但却是他极为珍视的殊荣。因为在
他的心目中，“丝路”和“师路”合二为一，恰是
事业与情怀的自然交融。

早在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胡必亮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国
际教育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国际教育项目创办起来，办出自己的特色。

几经奔走，他组织团队力量申报国家“国际
高端学位项目”。为了通过政府机构的实地考核
和反复论证，那一段宵衣旰食的日子仍历历在
目。胡必亮至今还记得，2014 年 1 月 15 日，他们
收到关于这个项目的政府批件。这意味着从
2014 年秋季开始，新兴市场研究院代表北师大
承担“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那一刹那，他高
兴得“像是新生了一个孩子一样”。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是胡必亮
团队倾注了心血孕育出的新生命，那么从这个
项目走出的国际学员，更能深切感受到“有温
度的教育”。“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是一个纯

英文教学项目，学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
府各部门的中层领导，一般都有 5~10 年不等
的工作经历，为这些学员授课不仅要英语好，
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理论功底。

面对师资紧缺的情况，胡必亮一人担任三
门课的教学任务，同时凭借自己在世界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等国际机构出色的工作经验，以
及在国际金融界、学界、政界较丰富的人脉资
源，请来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授来北师大担任项
目的授课教师。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学员赛德说：“这里总
是大咖云集、贵宾满堂，我们的老师都是想都
不敢想的大人物。”

承接该项目以来，他先后邀请吉尔吉斯共
和国前总理卓奥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博士讲
授《欧亚经济联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前总理兹拉
特科·拉古姆季亚博士和波兰共和国前第一副
总理兼财政部长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博士
共同讲授《领导力》课程等。

如今，该项目积累的一张张漂亮的成绩
单，受到了广大学员的赞誉，也得到了商务部
的高度认可，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教育的典范
之一。

一段不曾褪色的“田埂”记忆

访谈正在进行中，被一个中途来电打断。
胡必亮很绅士地示意，这个电话不能挂断。他不
时地用 GDP、CPI、投资率、城镇化率等与经济发
展相关的数据回应着电话的那头。

电话的那头是一位“农民企业家”、湖北汉
川福星村的“掌门人”谭功炎。很难想象，一位

繁忙于研讨全球治理事
务、穿行于世界经济走廊
之中的经济学教授和“一
带一路”问题专家，还始
终记挂着生养自己的那
片田埂。“我是我们村的
经济发展顾问，也可以说
是我们村的‘首席经济学
家’！”

胡必亮出生于湖北
汉川的一个贫困湖区，从
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兄长们在田埂上辛勤劳
作。“那时候，我走在田埂上，就想为什么整日
劳作到大汗淋漓，却依旧如此贫苦？我们的农
村发展制度与政策需要做什么改变？”

带着改变农村贫困的梦想，他成为由一
个小公社举办的高中里，唯一考上大学的

“骄子”。大学毕业，胡必亮如愿以偿来到中
国社科院研究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进京报
到后，他却没做停留，很快“脚踩泥土、行走
大地”，到最贫困的地方去，年轻的胡必亮一
头扎进农村。

胡必亮坦言，他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的发展
紧密相关，“与时代同行”的他，经历了自我成
长的改革时代、全球化时代、新时代。时代在
变，胡必亮“向下凝望”的目光始终不变，对于
如何改变贫困面貌、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跨
越，保持着超强的敏感和坚韧的笃定。

1989 年 3 月，出差归来的胡必亮，偶然在
北京火车站看到如潮的进城务工农民，他敏锐
地感知到这个时代的新变化来了。他的研究视
角从农村问题转到了城镇化。而后从城镇化到
金融改革和世纪之初的创新创业，从中国到新

兴市场国家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胡必亮
每一次“与时代同行”的研究脉络延伸，都为团
队今天的成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87 年，他在菲律宾的 7 个月，收集了
很多关于菲律宾土地制度、地方金融制度、
农民收入等问题的资料；1989 年开始在泰国
的两年时间，通过深入的调查出版了《泰国
中部的村庄经济》英文专著；其间他也曾到
中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进行短
期调研；1990 年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
前，他还曾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
斯里兰卡、缅甸等亚洲国家进行过一些关于
发展问题的调研。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因此他称自己与“一
带一路”结缘是命中注定。

胡必亮戏称自己是“野蛮生长”———从世
界银行国际格局下思考中国经济，到哈佛大学
的校园里著书立说，平均两到三年换一次工作
抑或人生角色，每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看
似无心插柳的故事，却凝结着勤勉奋斗的激
情。而正是他理想主义的不灭情怀，润泽了所
到之处，成就了如今的“柳成荫”。

汤淳渊参加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


